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玉石神话中的吉祥文化探析

胡燕  武靖佳  万水清

(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,江苏 南京210095)

  摘 要:玉石神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,其概念系统表征出具有普适价值的吉祥文

化意涵。探析玉石神话的幻想、象征以及二元对立等叙事规则,论证其作为无所不能的叙事媒介揭

示出的玉石神话的吉祥文化表征,探寻其对中华民族群体文化与个体文化的叙事建构,对于中华民

族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具有积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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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神话是史前先民在原始思维的指引下,对自然

规律和社会生活进行不自觉的朴素思考,并通过艺

术加工而得到的富有幻想性的故事。[1](P123)原始先

民在“万物有灵论”观念的支配下,以神话创作的方

式表达他们对于世界的思考,其叙述遵循逻辑演绎

的轨迹。中国在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创作并流传着

十分庞杂的玉石神话叙事文本,它们共同构筑起华

夏先民瑰丽的精神世界,形塑着民众的人生观、世界

观及宇宙观。

  一、玉石神话的叙事规则与吉祥文化的

叙事功能

  中国是当之无愧的玉石大国,在距今约8000年

的兴隆洼文化中就有玉石文化。上世纪40年代,郭
宝钧通过分析考古出土玉器及古文献典籍等资料,

梳理出古玉演化的历史脉络,进而强调玉器对于中

华文化的重要影响。①具体而言,玉石文化在中国经

历了从史前时期的神玉文化到封建王朝的礼玉文化

的演变。及至后世,玉文化逐渐从统治阶级下沉到

民间,出现了人人皆崇玉的民玉时代。在漫长的历

史发展过程中,围绕玉石这一物质信仰核心,诞生了

大量瑰丽的神话叙事。当代诸多学者对玉石神话的

重要价值进行了相关研究。费孝通提出以“玉魂国

魄”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之精神纽带,推动古

玉和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之交融。此后,以叶舒宪为

代表的文学人类学家,在新兴学科———“玉学”的理

论体系建设过程中,采用四重证据法,考察了大量出

土实物及文献典籍,论证玉石神话及其衍生的玉石

信仰内嵌于中国本土文化基因之中,并成为中华文

化起源的内生驱动力。[2]近几年涌现出来的大量研

究,为“玉学”理论的建构提供了佐证。如李永平认

为,玉石神话信仰的底层逻辑是中国对以“配天”为

存在原则的神圣信念[3]。杨骊以《山海经》作为研究

个案,解码其中的玉文化信息,在更加微观的层面揭

示了中华文化以玉为尊的价值认知,彰显了玉石充

当天人合一观念的中介圣物的重要文化意义[4]。玉

石神话信仰观念在中华文化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

中不断得以承袭,逐渐丰富繁荣,成为珍贵的文化遗

产。以叶舒宪为代表的文学人类学家,完整地揭示

了玉石神话对于中华文化的深层作用,强调玉石神



  ① 陈梦雷:《古今图书集成》,中华书局,民国二十三年影印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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话作为史前先民信仰观念的表达与荟萃,是催生中

华文明发生、发展的内在驱动力。玉石神话及其衍

生的玉石神话信仰存在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

过程中,体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

念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重要的母题意义。
上古先民因玉石独特的质地而衍生的各种幻想

性叙事,其本质皆在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亦即吉祥

文化是玉石神话的重要文化表征。在《庄子注疏》
中,成玄英这样解释“吉祥”二字:“吉者,福善之事;
祥者,嘉庆之征。”[5](P82)概而言之,吉祥就是指美好

的预兆,象征着民众对于未来美好事物的企盼。吉

祥文化便是民众向往并追求吉庆祥瑞等美好事物观

念的聚合,凝结着民族的审美趣味,是民众的精神

寄托。
(一)幻想性叙事规则遵循吉祥文化的价值指引

幻想性叙事是所有神话都要遵循的叙事规则,
即神话的叙事突破了合乎生活逻辑与实际规律的现

实世界,彻底放弃了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现实形象,
从而创造了一个不可感知的,并非实际存在的幻想

性世界。或许在原始神话思维观念中,幻想性世界与

先民生存的现实世界是融为一体的,是真实存在的,
但它始终是作为一个虚构的精神性的世界而存在。

原始神话遵循幻想性叙事规则构建出来的诡谲

的精神世界,并非凭空想象。这种叙事规则的生成,
遵循民族最根本的价值指引,各种光怪陆离的叙事

外衣,是史前先民的吉祥文化价值追求在口头文学

创作中的鲜明呈现。例如,在创世神话———盘古开

天辟地的叙事中,人类尚未出现之前的地球,被描述

为形如鸡蛋的混沌之地,盘古生于其中,彼时天地未

分,世界被黑暗笼罩。盘古觉醒之后,不满周身黑

暗,抡斧而开天辟地,并用头顶着天,脚蹬着地,如
此,天地方成。其后,盘古“垂死化身,气成风云,声
为雷霆……齿骨为金石,精髓为珠玉,汗流为雨泽。
身之诸虫,因风所感,化为黎甿”①。在这样一段幻

想性叙事中,玉石的重要性得以凸显,它由盘古身体

的核心———精髓所化,是盘古这一神性人物形象所

承载的向往光明与希望的民族精神的物质符号。盘

古创世神话描绘的光怪陆离的图景,表达了先民对

于万物起源的朴素思考。在叙事过程中,玉石所承

载的向往光明与希望的吉祥文化寓意,也是神话的

幻想性叙事规则最为本真的价值追求。

(二)象征是吉祥文化的重要表现手段

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:象征是“制约和引导”,
是“神话王国和语言王国的巨大结构在各自漫长的

发展过程中”的“心理动机”,是“心智概念的形式”,
亦即一种隐喻式叙事规则。[6](P8)简单而言,象征即

从“相似律”与“接触律”的史前原始思维出发,在相

关的艺术实践中赋予某种客观实在的物体或图像以

抽象的相似的文化或者价值意义。作为原始思维的

一种表达方式,象征是史前先民所处社群集体意识

观念的积淀,它把人类最为本真的感情和思想都具

像化了,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文化符号,用来

表达民族集体的价值观。
玉石便是在象征这一叙事规则的作用下形成的

表现吉祥文化的物质符号。以姜太公钓鱼为例,《艺
文类聚》卷十“符命”部记载,姜太公吕尚于渭水之滨

磻溪垂钓,钓上来一件玉璜,其上刻字:“姬受命,吕
佐旌”[7](P184)。玉石因其温润而泽的质地,视觉上近

似天空,成为神话叙事中天的象征之物。此处的玉

璜成为天命的象征,直言天降大任于姬昌,姜太公因

此辅佐姬昌推翻商纣统治,并使其最终登基成为周

文王,实现了太平盛世的美好愿景。一言以蔽之,玉
石神话多利用玉器的姿态与质地,把对生活的美好

愿景寓于其中,在当代依然具有极强的生命力。现

今玉石行业中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行话:“玉必有工,
工必有意,意必吉祥”,玉雕之上的吉祥瑞图,大多来

源于中国传统玉石神话叙事中的象征符号体系。只

有深刻把握玉石神话叙事中的象征规则,才能对玉

石相关的吉祥文化符号有更广泛的了解。
(三)二元对立叙事规则凸显吉祥文化寓意

人类在蒙昧时期最初的价值判断只有好坏之

分,这就决定了神话的叙事规则具有二元对立式的

结构特征。原始先民肯定什么,否定什么,几乎都是

在二元对立的叙事规则中彰显出来的。在二元对立

的叙事规则中,神话叙事文本中的关键人物一般被

归入两派阵营,一派是正面人物,另一派是反面人

物,二者之间叙事情节的铺陈,有助于神话意义系统

的确立。在具体语境中,正反派人物之间的对抗不

单是个体的对抗,还代表着人物所属阶级集团之间

的对抗。在更深层面来讲,这种对抗是人物所负载

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对抗。一般而言,随着神话叙事

中冲突双方矛盾的最终解决,其所遵循的价值观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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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得以凸显和强化。
以黄帝大战蚩尤为例,《越绝书》《太白阴经》等

古籍均提到黄帝以玉为兵,蚩尤则是兽身人语、铜头

铁额的人物形象,是铁器的代表。在中华民族的神

话叙事体系中,黄帝作为民族文化的始祖,是和平的

化身,而蚩尤作为主兵之神,人物形象暴戾,是战争

的化身。最终,蚩尤战败,这表明在玉石崇拜与金属

崇拜的较量中,玉石信仰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。
玉石作为正义的代表,强化了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

文化价值取向。与此文化意义系统一脉相承的,还
有颛顼与共工争帝的神话叙事,在大战中,共工不敌

颛顼而怒触不周山,导致“天柱折,地维绝。天倾西

北,故日月星辰移焉;地不满东南,故水潦尘埃归

焉”。共工的恶行引发女娲补天神话叙事:“女娲炼

五色石以补苍天,断鳌足以立四极,杀黑龙以济冀

州,积芦灰以止淫水。苍天补,四极正,淫水涸,冀州

平,狡虫死,颛民生。”[8](P167~168,P479~480)五色石亦即

玉石,女娲炼玉补天,使得天下重获太平,亦是对玉

石象征太平盛世的这一吉祥寓意的强化。基于玉石

神话的母题视角,综观中国神话体系中的黄帝、颛顼

以及女娲,这三位正面人物形象均和玉石有密不可

分的关系。黄帝是“璜玉之神”;颛顼意即“端玉”,以
玉为信仰;女娲炼玉补天,直言玉石的神圣性功能。
在二元对立的叙事规则指引下,无论是将玉石作为

物质工具,抑或是精神信仰,最终都将战胜邪恶,实
现社会安定,凸显并强化玉石神话的吉祥文化寓意。

美国比较神话学家坎贝尔在研究过程中发现,
神话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具有恒久的安抚作用。玉石

神话的吉祥文化价值观念,便是精神安抚作用的直

观显现,它是民众不可或缺的精神寄托。玉石神话

在幻想、象征以及二元对立的叙事规则的指引下构

建的宏大的精神世界,为人们在不可控的现实世界

找到了心灵的庇护。玉石在宏大的叙事体系中构建

出独特的审美价值,在已经完全异于现实世界的语

境中,成为可以战胜邪恶、无所不能的吉祥文化叙事

媒介。而玉石神话的悠久传统与深厚文化内涵,在
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,没有因社会文化变迁而轻

易发生改变。其原因不仅在于吉祥文化内涵与人类

的本能需求密切相关,更重要的是,其底层逻辑与文

化思想通过代代相传的象征体系,已经内化为民族

和集体共享的文化记忆、审美意象与情感交流的媒

介,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与社会团结功能。[9]

  二、玉石神话的吉祥文化表征

英国文 化 研 究 之 父 斯 图 尔 特·霍 尔 在《表

征———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》一书中指出,表征即通

过意义产生语言。具体而言,文化的意义存在两个

相关的表征系统:其一是通过各种事物(包括人、事、
物、抽象观念等),在概念系统之间建构一系列相似

的等价物,从而赋予客观世界以意义;其二是人类创

造出一系列符号,在概念图之间构建一系列相似性,
这些符号进而被组织到相关概念系统的语言之中。
各种事物、符号、概念之间的关系,是语言中意义生

产的实质所在,这三种要素连接起来的过程,我们称

之为“表征”。[10](P13~19)神话和语言一样[11](P42),都是

人类在建构概念世界的过程中利用事物或者创造符

号来表征文化意义的。玉石神话自原始社会发轫

起,便在幻想性叙事、象征以及二元对立等叙事规则

的指引下,构建出极具中华民族特色的吉祥文化体

系。该体系围绕玉石这一物质符号,各类人物、事物

及事件的叙事,成为吉祥文化概念体系中至关重要

的一部分,是中华民族表征或塑造文化认同的重要

媒介。目前,学界将中国玉文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,
即史前时期的巫玉(神玉)阶段、封建社会时期的王

玉阶段以及宋代以降的民玉阶段。笔者根据玉石神

话叙事及崇玉习俗的历史发展脉络,论述吉祥文化

作为玉石神话的文化表征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呈现

的观念表达。
(一)群体对社会和谐的价值追求

尚无文字记录的史前时期正处于神玉时代,此
时,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尚处蒙昧,对日夜更迭、寒暑

交替、电闪雷鸣、生老病死等一系列自然现象缺乏理

性的认知,将大自然的一切都归结为神迹。于是,原
始先民将对生活的祈盼寄托于神灵,认为人神互通

的媒介是玉,这一观念直接影响了封建社会王权制

度及社会礼制的建构,玉作为神圣物,成为王权的重

要象征。在氏族社会的神玉文化以及封建社会的王

玉文化中,玉石都为统治阶级所持有,绝大多数时候

都是作为祭祀礼器,其吉祥文化寓意十分鲜明。
在玉石神话叙事行为的各类形象塑造及内容等

表意系统中,有追求社会和谐稳定的显性表达。《山
海经·海外西经》记载了一段夏启升仙的神话:“大
乐之野,夏后启于此舞九代,乘两龙,云盖三层。左

手操翳,右手操环,佩玉璜。在大运山北,一曰大遗

之野。”[12](P209)舞在远古时期是祭祀时的娱神活动,
夏启 以 舞 姿 持 神 圣 之 物———玉,乘 中 华 民 族 图

腾———龙而登仙,如此种种神话形象的连接,构成了

先人借玉升仙的幻想性世界,直接影响了后世以玉

为祭的社会习俗。《山海经》记载了对诸山山神的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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祀,全书共有26处涉及以玉为祭,其中又有10处特

意强调要在祭祀仪礼中使用吉玉。在对有神之山的

祭祀行动中凸显祭祀用玉的吉祥属性,其目的在于,
借助玉石这一显圣物,将民众的美好愿望诉于诸神。

除以玉为祭的相关表述之外,玉石作为象征太

平的信物,广泛出现在玉石神话叙事中。如《拾遗

记》卷二记载,禹“见一神,蛇身人面,禹因与语。神

即示禹八卦之图,列于金版之上”。一番问答之后,
又“探玉简授禹,长一尺二寸,以合十二时之数,使量

度天地。禹即执持此简,以平定水土”[13](P45)。大禹

得伏羲所授玉简而平水乱,从而实现天下太平。此

外,《太平御览》记载《瑞应图》云:“黄帝时,西王母使

使乘白鹿,献白环之休符。”[14](P4018)环者,回环往复

之意,暗含友好往来的吉祥文化内涵,西王母向华夏

始祖黄帝献白环,表达的是神界对人间太平盛世的

认可。历史所载的周穆王西游昆仑之事,也与此文化

意蕴相关。《穆天子传》注《竹书纪年》言,“吉日甲子,
天子宾于西王母。乃执白圭玄璧,以见西王母……西

王母再拜受之。”壁玄圭白,圆方黑白,天地阴阳,体
现了原始祖先的世界观。圭壁玉器成为自然世界和

谐运作的象征之物,人类领袖与西王母的一系列叙

事行为体现了周穆王期望得到西王母的认可,从而

借神灵之力实现社会和谐、天下太平。随着社会发

展,神话中的“献玉”行为逐渐演化为封建社会的朝

觐制度。《左传》记载“禹会诸侯于涂山,执玉帛者万

国”[15](P1642),地方诸侯将自己领地的玉帛贡献给夏

王朝的统治者,以示归顺。
上述诸多玉石神话中的人物具有共性,主人公

都是群体领袖。无论是黄帝、夏启、大禹、周穆王等

确切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氏族及国家政权领袖,抑
或是伏羲、西王母等幻想性世界中神的领袖,皆是其

所处社会的最高统治者,他们所代表的是民众的价

值观念与追求。因此,围绕这些人物形象展开的一

系列以玉石为母题的神话叙事行为,其深层结构在

于群体对社会和谐的价值追求。
(二)个体对福寿安康的价值追求

人类学家 RobertRedfield在《农民社会与文

化: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》中指出,在特定的文

明之中,必然存在着“大传统”和“小传统”两个不同

层次的文化传统。“大传统”是由处于社会上层的士

绅、知识分子等文化精英创造的精英文化,“小传统”

则是由处于社会下层的俗民等社会大众创造的生活

文化[16](P95),二者相当于通常所说的“雅文化与俗文

化”“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”。基于此,我们重新审视

玉文化在三个阶段的吉祥文化表征。神玉时代与王

玉时代,玉石作为天人合一神圣观念的物质载体,是
在君王或巫师等社会上层阶级的祭祀活动中逐渐形

成的,因此,“大传统”文化中的玉石神话叙事多由仙

人与远古帝王的活动记录(诸如女娲补天、周穆王献

玉、西王母居瑶池等)以及族群集团间的矛盾(譬如

黄帝大战蚩尤、共工颛顼争帝等)等事件片段构成,
由此生成的玉文化代表着“大传统”文化中社会上层

阶级的权力话语。“大传统”中的玉石神话在一定程

度上忽略了普通民众的生活信仰对玉文化中吉祥文

化表征的汲取,少见民众作为个体对玉石这一神圣

之物的精神信仰。但玉石神话在民间文学创作中具

有集体性的突出特征,在民间广为流传,成为群体共

同的心理经验。玉石神话作为神奇的语言艺术,在
民众的口口相传中,成为连接“大传统”与“小传统”
的桥梁。个体不断接受社会和谐价值追求的影响,
进而将其内化为福寿安康的吉祥文化表达。随着市

民阶级的出现,玉的阶级属性被打破,民玉时代到

来。《格致镜原》载《白虎通》之言:“是以见其所佩,
即知其所能……妇人佩针缕亦佩玉也。”①人人皆可

佩玉,人人皆会崇玉的社会习俗盛行。
《山海经·西次三经》记述了一段有关华夏始祖

黄帝的神话:“(峚山)丹水出焉,西流注于稷泽,其中

多白玉。是有玉膏,其原沸沸汤汤,黄帝是食是飨。
是生玄玉。玉膏所出,以灌丹木,丹木五岁,五色乃

清,五味乃馨。黄帝乃取峚山之玉荣,而投之钟山之

阳。瑾瑜之玉为良,坚栗精密,浊泽而有光。五色发

作,以和柔刚。天地鬼神,是食是飨,君子服之,以御

不祥。”[14](P41)幻想性叙事行为包含两层吉祥文化属

性,即玉不仅可以延年益寿,亦可抵御不祥。黄帝作

为华夏始祖神,以玉膏为食,且所种之玉又是“不死

者”———天地鬼神的饮食之物,可见古人对于玉石延

年益寿之功效的信仰。该玉石神话信仰在后世文学

作品中也可见一斑。如屈原《九章》中“登昆仑兮食

玉英,与天地兮同寿”,将食玉的长寿信仰进一步放

大。葛洪《抱朴子》记载:“玉脂芝,生于有玉之山,常
居悬危之处,玉膏流出,万年已上,则凝而成芝……
得而末之,以无心草汁和之,须臾成水,服一升,得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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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岁也。”[17](P344)玉石的延年益寿功效不断被放大,
隋唐时期,针对当时食玉的社会风俗,官方史书中还

专门收录了《服玉方法》《服玉法并禁忌》。及至明

清,世人食玉之风已然消失殆尽,但玉石神话暗含的

福寿延年观念依然留存于世,转而以佩玉的社会风

俗继续发挥作用。
田兆元指出,神话的语言形式绝非神话的全部,

民俗过程是神话的物态叙事,民俗行为的发生实际

上是在演述古老的神话。[18]在“小传统”文化中,用
玉习俗在社会各阶层广泛蔓延,便是玉石神话生动

的物态叙事的显性表达。宋代以降,用玉礼制突破

阶级束缚,玉器开始广泛出现在民间的礼俗庆典、赏
玩佩戴等生活习俗之中。彼时用玉观念继承了作为

“大传统”的王玉时代“君子无故,玉不去身”的思想,
在社会各个阶级中都形成了尚玉思潮,并深刻地影

响了后世玉文化的发展。如《红楼梦》在对其主要叙

事背景———通灵宝玉的描述中,直接将其作为贾宝

玉及贾府家族命运的象征之物。贾宝玉出生时嘴中

所含通灵宝玉具有“除邪祟,疗冤疾,知祸福”的功

效。在此处,玉石神话的第二层吉祥属性也有所显

现,即抵御不祥,玉石可以满足人们趋吉避害的心理

需求。清末古玩收藏家赵汝珍在《古玩指南》中写

道:“昔人谓佩玉可以免祸……盖古人视玉极重,佩
之宛同载祖播迁。其一举一动,必特别小心。必视

而后动,虑而后行。若是,则必少生是非。少遭意

外。即偶遭意外,因心志有可靠之保护,必有意外之

幸运。因之遂谓佩玉可以护身。”[19](P164~165)在中国

人的价值观念中,玉石辟邪功能的吉祥寓意已根深

蒂固。
如果说以社会和谐为代表的吉祥文化表征是

“大传统”的话,那么世人佩玉保佑自身的福寿安康

(即“小传统”)则是“大传统”思想的衍生。“小传统”
文化受市民阶层的影响,往往在个体叙事中充满了

功利与欲望,同时也充满了鲜明的现实感与活力,
“小传统”中诞生的玉文化以广泛的民众智慧与个人

利益诉求弥补了“大传统”中民玉文化的缺失。玉石

吉祥文化在中华民族中长盛不衰,成为中华民族具

有普适性的吉祥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,对于凝聚

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意识,巩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,
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华人民共

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指出:
“人类应该和衷共济、和合共生,朝着构建人类命运

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,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。推

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……是不同社会制度、不同

意识形态、不同历史文化、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

际事务中利益共生、权利共享、责任共担,形成共建

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。”[20]

  三、结语

玉石神话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中历经社会

文化变迁传承至今,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与价值观

念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符号。玉石神话存续数

千年而不衰,原因在于民众追求美好生活的吉祥文

化表征。当今世界正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,对内

聚焦中华民族特有的信仰之物———玉石吉祥文化寓

意,有助于推动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建设,对外将玉

石神话的吉祥文化表征作为美好的叙事媒介,也与

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相契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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